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十尾龜
第二十七回  康小姐醋海起風波　單老爺鶉奔鬧中冓

　　話說周鳳姑聽了那姑娘的話，笑道：「這種事情，我那裡有妹妹那麼明白。」　　那姑娘問：「王家妹姊可曾來？」

　　鳳姑道：「在樓上呢。候了你好一回兒了。」

　　那姑娘道：「你和我一同上去。」

　　周鳳姑道：「我有客在呢。」

　　費太太道：「周家妹子，你我自己人，何必拘禮，儘管請便罷。」

　　周鳳姑道：「太太第一遭兒光臨，我就這麼的放肆，行的去麼。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不要緊，你請先行，我們隨後也要上來的。」

　　於是鳳姑同著那姑娘，手攙手的進去了。費大小姐道：「這是准家的姑娘？生得恁地玲瓏？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這是上海有名的康小姐，他的老子是朝廷極品大員。」

　　費大小姐道：「敢就是康總督家千金麼？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怎麼不是。」

　　費太太道：「康總督家千金，怎麼也肯降尊紆貴到這裡來？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不要說個巴康總督千金，比他再大點子的人物，也多的很。太太少頃上樓去見了才知道。」

　　費太太道：「朝廷的官員，外官到制台撫台，內官到尚書侍郎，總算碰到極頂了，再大點子的人物是什麼，難道是皇親國戚

麼？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雖不是皇親國戚，卻與皇親國戚差不多尊貴，停會子再講給你聽罷。」

　　費大小姐道：「康總督是官宦人家，怎麼他家的小姐也這麼的佻達？兩個烏黑的小眼珠子，溜來溜去，活像流星一般。我倘是

做了男子，三魂六魄也被他那雙眼珠子勾了去也。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你不要說別人了，自己對鏡子瞧瞧，你的眼風也不算歹呢。」

　　費太太道：「這位康小姐，瞧上去也未必是規矩人。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康小姐的事情，講起來人都笑得煞。」

　　費大小姐道：「你就講給我們聽聽。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我要講他，也覺著有點子難為情。」

　　當下就悄悄地講了一遍。費太太、費大小姐果也稱奇不置。

　　原來康小姐是康總督的末拖女兒。康總督平日十分的溺愛他，所以康小姐竟異常自由。康總督在虹口建造一所精舍，輪奐壯

麗，冠絕全埠。一應玩好的東西，沒一樣不備。論理康小姐生長在這種人家，居住這種所在，自應謹守閨門，足不出戶，這裡頭花

園也有，麻雀牌也有，琴棋書畫也有，要消遣時儘可以消遣。並且康總督內寵又是多不過，五六位姨太太，都是花一般的容貌，鬼

一般的心思，年紀又都是差不多。大家都是二十來歲的人，談談講講，何至再憂寂寞。

　　這位康小姐，卻偏要到外邊來浪蕩。每日打扮舒徐了，坐著馬車兜圈子，游張園，闖戲館，吃大菜，各處熱鬧所在，沒一處不

有康小姐的車塵馬足。那幾位姨太太，大半是堂子裡出身，野慣的鳥，籠子裡如何關得住。況且康總督既不能管教女兒，又何能禁

止姬妾，只得眼開眼閉，盡他們去擾。

　　初時還不過看戲遊園吃大菜幾樁，帳上交得出，人前說得響的事情。弄到後來，索性行起那極秘密的外交政策來。這極秘密外

交政策，在康總督身上，總是喪失的利權多，得著的利權少。初時康總督還不曉得，後來風聲大了，也漸漸有一二句吹進他老人家

耳朵裡來。然而處置之策，倒很煩難。一來溺愛慣了，心裡究有點子不忍。二來鬧了個穿，於自己聲名，究屬不無有礙。思前想

後，只好拿裝聾做啞四個字來對付。

　　康總督的治家妙法，就是這四個字兒。外邊那班不知道的人，只道康總督量大福大，就造出許多讕言來。甚麼宰相肚裡好撐

船，甚麼大人不作小人過，其實康總督也有康總督的難處。這班造讕言的人，沒有體會到罷了。

　　那年子上海發起了個避暑花園，癡男怨女，浪蝶狂蜂，趨之若鶩。康小姐此時，興高采烈同著幾位姨太，真是無夜不游，每宵

必到。

　　看官，上海的避暑花園，說來雖是好聽，表出直堪發噱。你道這花園是甚麼個樣子？在沒有到過上海的，聽了花園二字，總以

為亭台樓閣，曲樹水沼，雖不及蘇州留園的富麗，總也有杭州曲園的清幽。那裡知道竟是荒草莽莽的一片空地，只有一所洋房，幾

間蘆席棚，幾座茅亭，三三五五，散處於荒墳野草間而已。蘆棚茅亭裡，疏疏朗朗，點綴著三五盞電燈，擺列著十來雙彈簧沙發，

此外一無所有。就是灘簧影戲煙火各種東西，也不是稀世難逢的奇物。這麼一個所在，還有甚麼玩出來，比了康總督的精舍，真是

不可同年而語了。

　　康小姐與這幾位姨太，卻偏丟了輪奐壯麗，清華絕俗的精舍，巴巴的到這荒草莽莽的避暑花園來，你道奇怪不奇怪。不但是康

小姐一個，凡公館裡宅眷，堂子裡倌人，稍微有點子名氣的，沒一人不到夜花園裡來兜兜，好似不到了夜花園，於場面上就有許多

損失似的。

　　且住，這許多名姝、豔妓、闊少、富商，趕得來究為點子什麼？在下寫到這裡，不能再賣關子了。太史公有句話，項莊舞劍，

意在沛公。歐陽公有句話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這幾位遊園的仁兄，並不是真要避暑，並不是真要遊園，並不是真要瞧甚煙火影戲，

聽甚小調灘簧。他們的本意，無非要弔兩個膀子，軋兩個姘頭。借這草地茅亭，作一個無遮大會。所以這避暑花園，就是上海第－

等傷風敗俗所在。在下曾向朋友說過，上海的夜花園，可以算得絕大的賑捐局。許多綠頭巾，烏木頂，各種特別頭銜，異樣封典，

都從夜花園裡捐出來的。那遨遊夜花園的家屬，總算都是志切顯揚的。看官，在下這句話，你道錯了沒有。

　　閒言掃過，卻說康小姐自有了這避暑花園，每天老規矩，敲過十二點鐘，一部馬車風馳電掣趕到園裡頭，就在大洋房泡茶等

候。一會子幾位姨太也到了，團坐講笑，好不逍遙。那些滑頭浪子，一個個梳著油鬆的辮子，穿著絕斬的紗衣，身上滿漉著香水，

襟前滿掛著花球，像穿花蛺蝶般，不住的穿來穿去。康小姐左顧右盼，好不心曠神怡。

　　這日，康小姐正同大姨二姨三姨喝茶講話，忽見一個滑頭滑腦的人，穿著一身極華麗的衣服，帶一副金絲眼鏡，頭上邊的劉海

發，前面只五分不到，兩旁漸漸長下去，竟長到二寸開外，剪得斬齊，嘴裡銜著支蜜蠟香煙，嘴內插一支金頭香煙，襟上插一個茉

莉花球，香風觸鼻，搖搖擺擺的晃過來。走到桌子邊，卻把眼盯住了康大姨太，著實瞧了一會子，重又踅過去。就在隔桌上泡茶坐

下，卻不住的把眼風飛來。大姨太嘴裡與康小姐天南地北的扳談，暗裡卻早還飛了那人兩個眼風。康小姐何等乖覺，早已看見，只

作不知。一會子，大姨太道：「我們去瞧瞧影戲罷。」

　　康小姐道：「今晚聽說有五色片子呢。」

　　說著起身，卻見那個滑頭也跟在後面。走進影戲場，見前面戲排都已坐得結結實實。大姨太道：「我們就靠外點子罷，省得

擠。」

　　剛剛坐定，影戲已開場了。影戲開演時光，電燈是熄去的。烏漫漫地，正是弔膀子的好機會。康小姐趁著影戲裡的光亮，留心



瞧大姨太時，見已與那人在講話了。一時影戲演畢，灘簧開場，電燈重又旋亮。大姨太偶爾回頭只見康小姐紅暈梨渦，春融杏靨，

水汪汪一對秋波，對著自己和那人，像要講什麼話似的。大姨太見了這副神情，心下早已了然，就附著康小姐耳朵，悄悄地講了好

一會話。不知怎樣，康小姐面孔越發紅起來，頭兒越發低下去，那一副嬌羞的態度，書也畫不出來。大姨太向二姨三姨道：「我們

外邊去逛一會子，你們就在這裡坐坐罷。」

　　說著，攙著康小姐手款款走了出去。這滑頭隨步跟來，三個人丁字式的行走，漸慚走入茅亭背後那簇樹林裡去了。好一會，大

姨太先出來，康小姐第二個出來，兩個人依舊手攙手的行走，那滑頭依舊跟在後面。此時草地上正在放煙火，流星滿地，月炮橫

飛，火樹銀花，五光十色。喝采之聲，雷鳴谷應，大家要緊著瞧煙火，誰有工夫來管他們事情。康姨太、康小姐仍回到大洋房，覺

著鬢髮蓬鬆了點子，大姨太就在懷中模出牙梳小鏡，照著鏡子把兩鬢掠光，授給康小姐。康小姐接到手照樣掠了幾掠，看看光了，

把小鏡牙梳還了大姨太。這時光，煙火恰好放完。二姨三姨也都進來，問大姨太道：「你們方才在那裡？」

　　康小姐道：「我和大姨姨兩個也在瞧煙火。」

　　三姨道：「怎麼我們不見你。」

　　大姨太道：「煙火這件東西是要飛開來的，站得遠點子方免火星飛著，我們都站在北角上呢。」

　　說著，見一個賣荷蘭水的，拿著兩瓶荷蘭水，一路兜售過來。走到桌邊問道：「冰荷蘭水，可要開兩瓶？」

　　康小姐不知就裡，問玫瑰的有沒有。賣荷蘭水的道：「有有，攻瑰、寧蒙、香蕉，都有。」

　　說著拿出兩支玻璃杯來，正想開時，大姨太忙道：「不要不要，今晚荷蘭水不要。」

　　買荷蘭水的人急道：「我這荷蘭水，是老德記牌子，很好很好的，開一瓶嚐嚐就知道了。」

　　大姨太嗅道：「對你說不要就完了，多纏點子什麼，拿去拿去。」

　　康小姐再想開口時，大姨太悄悄道：「你作死呀，這會子要喝起冰荷蘭水來。這冰透的東西，現在喝得的麼。」

　　康小姐被大姨太一提，才醒悟過來。也向賣荷蘭水的搖頭道：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改日買你罷。」

　　賣荷蘭水的胰了康大姨、康小姐一眼，笑吟吟的去了。此時天已將明，遊客紛紛散去。康小姐道：「我們也回去罷。」

　　康大姨太道；「索性等一等罷，這會子馬車擠不過。」

　　說著見小馬夫在門口探頭，康小姐把手招招，馬夫進來稟道：「馬車上燈已經點好了，馬車已放在這里門口。」

　　康小姐道：「大姨姨，我們去罷。」

　　兩人坐上馬車，馬夫因為園裡人多，不敢行駛快車，按轡徐行，出了園門，加上一鞭，那匹馬便追風逐電，飛一般駛將來。此

時馬路上萬籟俱寂，只有桿上電燈朗照通衢，與淡月曙星，互相煥映而已。夜花園出來的馬車，接尾銜頭，聯成一線，宛如在水晶

宮裡馳驟一般。涼風拂拂，衣袂飄飄，樂得真不堪名狀。

　　行至三叉路口，忽見斜刺裡一部享斯美馬車飛一般駛出來，直趕上康小姐的馬車，並轡而行。那馬車上坐著的少年，只有二十

不到年紀，丰神嫵媚，骨格風流，穿著一身極時路的衣裳。自拉著韁，看他的手法很是在行，知道在遊玩場中資格是很深的。

　　這少年趕上康小姐馬車，不住的飛遞眼風，向康小姐打照會。康小姐見了這樣風流跌宕的少年，已經神魂飛越，心花怒開，經

不起流星般的俏眼接二連三溜過來，溜得骨節皆酥，通體遍軟，心窩裡癢癢地說不出的一種難過。想還要矜持時，怎奈這身子再不

由自己做主，也顧不得身旁有人沒有人，把水汪汪一對秋波注定了那少年，不住的點頭微笑。

　　兩個人正在調情，不防背後有幾部著名快馬車，風馳電點跑將來，想要催過前去。不知怎樣，恰恰在享斯美車一撞，撞痛了那

匹馬。那馬負了痛，四蹄發起蹶來，連顛三顛，顛得這少年幾乎跌下。馬夫忙慌跳下來，把馬竭力扣住，總算沒有出甚毛病。康小

姐見少年沒事，一塊石頭落了地，然而已經嚇得芳心突突，香汗盈盈了。

　　這少年受了這個驚嚇，倒把邪心嚇了回來。於是拉著韁，與康小姐分道揚鏢，各自回去。康小姐回到公館，吃了點子稀飯，天

已大明，重新解衣歸寢。這一覺直睡到下午三點鐘，穿衣起身，梳頭洗臉，行好一切照例公事，差不多已經夜快了。吃過晚飯，馬

車已經伺候好了。這夜是二姨姨的東，春掛茶園定下一間包廂。二姨太等都打扮定當，一同上車先向四馬路、黃浦灘一帶兜了兩個

圈子，才到戲館瞧了幾齣戲。約模十二點鐘相近，送客戲還沒有散場，康小姐就道：「這裡熱的緊，我要外邊去散散。」

　　大姨太道：「你先走罷，我們略遲一步兒也要來了。」

　　於是康小姐坐著馬車先行，到得避暑花園，遊人還不甚眾多，大約是時光太早之故。那裡知道昨夜碰著享斯美馬車上那個少

年，早已在大洋房裡泡荼相候。康小姐見了，宛如拾著寶貝相似，卻故意裝出嬌羞的樣兒，低著頭冉冉進去。就在少年對面那張桌

子上，泡茶坐下，低頭斂足，默默不語，暗裡不住飛眸瞧那少年。不想那少年流星般兩條眼光，恰恰向自己射著。這一來，堪堪成

了個交互線，兩個人眉來眼去，那副淫蕩的神情，正同戲劇裡的挑簾珍珠衫差不多樣子。

　　這少年，此道中本也閱歷有所，見了康小姐那副淺笑佯羞的態度，知道這光已挨著五分了。於是放出偷香手段，搭訕著尋些閒

話，和康小姐扳談。康小姐十句之中，倒也回他二三句。後來愈講愈起勁，兩個人竟熟習起來。這少年便請康小姐上樓吃大菜，康

小姐倒也並不謝絕。吃過大菜，居然是舊識了。

　　等到康姨太等大隊人馬到來，康小姐早與這少年暗中成就了這件事兒。外交手段的敏捷，真與乃父康總督差不多。等到人家知

道，已只剩得哎喲兩字。康小姐與這少年，私下結了個密約，每晚到避暑花園來互換知識。

　　俗語說得好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康小姐與這少年訂的密約，以為沒有第三國加入，秘密到個極頂，總可以安然無事。不知

怎樣有一回，竟被大姨太觀破行藏。

　　這康大姨太，本是花界中一個強國，素來不肯居於人後，何況康小姐又是自己帶出道的，附庸私交外國，如何肯罷。頓時擺出

上國的威嚴來，與康小姐嚴重交涉。康小姐曉得國力不敵，沒奈何只得許他加入同盟，於是已得的權利，生生的被大姨太奪去了大

半。

　　康小姐勢雖不敵，心裡卻終有點子氣不過，就想出了個報復的妙計，暗地約下幾個流氓（總督千金會與流氓相約，奇文奇

事），叫趁大姨太與這少年密會時光，驀地裡把他捉住，出一出他的丑。這幾個流氓，都是康小姐心腹至交，自然奉令惟謹。

　　這夜避暑花園裡，就鬧出一樁大笑話。康大姨太同這少年，被眾流氓在草地裡活捉出來，聽說身上邊一絲不掛，這幾件衣服，

不知本來沒有穿，還不知是被眾人剝掉的，在下也沒工夫去打聽他。只那少年被眾流氓軋住了，問出姓名籍貫，才叫懊悔不迭。你

道這少年是誰？原來不是別個，就是康總督的東床客，康小姐的未婚夫。這才叫大水沖坍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。

　　且住，編書的你不是在扯謊麼，天下那有弔成功了膀子，下了水，這個姓名籍貫都沒有曉得的。編書的答道，呵呵，在下於弔

膀子一道，原是門外漢，不是膀子慣家。於下弔時光，用年家眷弟帖子投拜的呢？用沐恩門下手本稟見的？還是像投考應試般報著

三代履歷？具著身中面白無須的甘結，以理測之，總不會這樣。那麼康小姐的事情就不足異了。當下康小姐鬧出了這樁事，知道軋

住的就是自己未婚夫，懊悔不迭。這件事各小報上幾乎登了個遍，弄的無家不知，無人不曉。現在馬小姐講出來的，就是這樁事

故。

　　卻說周鳳姑陪了康小姐，上樓去了。馬小姐道：「他們倒寫意，把我們都丟在這裡，我們也上去瞧瞧。大姐姐，上頭鬧熱的

很。」

　　費大小姐道：「很好。」

　　當下由馬小姐引導，到得樓上。果見人聲嘈雜，笑語喧嘩。廂房裡花團錦簇，坐著兩桌麻雀。一桌上是三女一男，一桌上是兩

男兩女。旁邊還圍著許多看閒的。費太太見周鳳姑、康小姐都不在座，座中的人大半都是不認識的。正要詢問，只見邀門啟處，一



個美人兒似的女子含笑出迎。不是別人，正是周介山夫人，小名兒叫做巧寶的。費太太忙問：「聽說身子有點子不適意，現在敢是

大好了？」

　　周太太道：「多謝掛念，這幾天因為熬了點子夜，略略有點子傷風，睡了大半天倒好了。」

　　馬小姐道：「周家嫂子，你身子生得嬌弱，自家總也要當心點子。」

　　忽聽一人接口道：「他那裡曉得什麼當心，曉得了當心倒好了。」

　　馬小姐瞧時，見是周小燕，冉冉從內出來。費太太、費大小姐不免招呼問好。廝見畢，周太太讓眾人房裡去坐。跨進房門，忽

見一個男子避向大床背後去了。隨聽得亭子間房門啟閉聲，馬小姐眼光最是尖利。瞧那男子的背後影，很像自己父親馬靜齋。詫

道：「我父親那麼的精明，難道也會中人家計策，被罩入迷魂陣不成，想起來總不會的，但是此人的背形，宛然是我父親，可惜沒

有瞧見他的面貌。」

　　馬小姐正在轆轤似的轉念頭，娘姨早送上茶來。周太太聲請用茶，方才提醒，只見周太太和費太太談得異常親熱。周太太交際

場中果是老手，知道費太太喜嫖，看風使帆，就專講那嫖經玩訣。費太太、費小姐果然都聽得津津有味。費大小姐道：「這麼說

時，周太太也是過來人了。我們在堂子裡逛逛，外邊人就三三四四說我們壞話，好像做了女人家就不能夠在堂子裡玩耍似的，好像

我們的行為都是違眾越例似的。」

　　周太太道：「逢場作戲，也不值什麼。女子不好玩耍倌人，男子怎麼又能玩耍相公呢。」

　　費太太道：「通極通極。」

　　此時費大小姐站在大洋鏡前，照了又照，摸出小牙梳不住的掠那鬢角。一會子又摸出一面小鏡子，旋轉身子，把髮髻對著大

鏡，右手反撐過去，右摸左模，模一個不了。周小燕忙上前，替他把髮髻用力的按兩按，扳下一支白蘭花，整理了重又插上。端詳

一回，因見費大小姐的髮髻，盤旋伏貼，十分有樣。乃問道：「姐姐的髮髻，那個替你梳的，倒有樣式。」

　　費大小姐道：「葉小月家的阿珍姐呢，梳得可還過得去。」

　　周小燕道：「很好很好。」

　　費大小姐道：「被他梳得太低了，一宕一宕，碰在領頭上，很是不適意。」

　　周小燕道：「稍微低了點子，還好，上海時路是低頭呢。」

　　費大小姐道：「說是說低頭，真真宕在頭頸裡，很難過。」

　　費太太插嘴道：「我們這位妹妹，生來古怪脾氣，不喜歡時路，就是穿幾件衣裳，像他心總要寬袍大袖才好。」

　　周太太道：「這倒和梅太太一個脾氣。我們常說梅太太那般背時，上海地方可尋不出第二個了。現在大妹妹喜歡古式，不是與

梅太太天生一對麼。兩個人拜了姊妹，倒很好。」

　　費太太道：「梅太太原來也喜歡古式，怪道我總見他濃裝豔服的。」

　　周太太道：「梅太太不但自己喜歡古式，還嫌惡人家時路呢。講出來的話，聽了真叫人氣煞。他說現在的中國，看來氣數也近

了，只看女人家的裝束，男人家的文字，戲館裡的曲子，那一樁不是亡國氣象。女人家描眉畫眼，無非為美觀起見。柳葉眉，新月

眉，都是史書上贊美的，近幾年上海行出闊眉來，眉梢上越闊越時路，畫得兩條眉毛像刀子般，很霸霸的，何等怕人，殺氣何等的

重。現在闊眉毛雖不行了，那額上的前劉海，燕尾式叉開著，恰恰像一把剪刀。身上穿的衣服，愈行愈小，愈行愈短，褲腳不到三

寸，袍襖只長二尺，摹然瞧見，咭玲即俐，好似剛從被窩跳出來似的，那樣子何等的武氣。再有脂粉兩樣東西，女人家除了親喪大

故，才擯除不用。現在女人家都行的淡妝，脂粉差不多是不用的了。衣裳也都是素色，那裡像個吉利的朕兆。戲館裡盛行幫子調，

一派悽慘激楚之音，聽著了心裡就要不快活。男人家的文字，開口就是嗚呼，閉口就是噫嘻。現在幾個古文家，索性行出一種強頭

強腦文字來，抑揚詠歎的字一個也不用，滿紙上佶屈聱牙，那副神竭氣促的樣於，一望而知是亡國之音。這幾樣都是亡國的朕兆，

我既然做了個女子，自然先應在自己服裝上竭力挽救起來。聽了他這段盲論，不要被他氣死麼。」

　　費太太道：「梅太太這人，原有點子呆氣的，不去理他也好。」

　　說著，忽見報說，單太小姐、單太爺上樓來了。周小燕忙著出迎，一會子同著一男一女進來。那男女二人，年紀都只十六七

歲，面龐兒卻長的一模一樣，知道是同胞姊弟。費太太心裡詫怪道：「通只十六七歲年紀，怎麼都稱他做太小姐、太老爺？」

　　暗問馬小姐，馬小姐咬著費太太耳朵一五一十說了個詳細。

　　原來這單太小姐、單太老爺，就是自稱紗廠總辦單品純的姑母、叔父。品純老子已經去世多年，他的祖太爺卻還在。這單老頭

兒已有八十多歲年紀，據他自己說，精神還很健旺。然而朋友同他講講話，常見他當眾就要打盹。那精神也就可想而知了。這老頭

兒年紀雖老，騷興偏偏不老，房裡頭還藏著兩位年輕姨太太，都是花朵兒一般的人。人家便都說他老壽星向閻王老子討點心吃，他

卻依舊得意非常。到那年，兩個姨太不知不覺都懷了孕，十月滿足，居然生下兩個孩子來。一女一男，女的早生一個月，男的遲生

一個月，就是這太小姐、太老爺。單老頭兒高興的了不得，一般也開賀請酒，熱鬧了好幾天。女的題名鳳鳴，男的題名龍吟。只那

班親戚朋友，不知為甚緣故，背地裡就要造出許多不好聽的話來。什麼龍風，兩孩子照名分是較品純長一輩，照實際卻反小一輩，

好似品純與乃祖的姨太太有甚不乾不淨似的。品純卻也不能遠嫌避疑。等到兩位祖姨太太，比待乃祖還要周致伏貼。就這小姑母、

小叔父，說也奇怪，竟與乃姪品純長的一模一樣。這也是授人話柄的一道。當下馬小姐就把眾人懷疑的根由告訴費太太。費太太聞

言恍然。單鳳鳴、單龍吟與費太太第一遭兒碰面，不免應酬幾句世故話兒。周太太就問：「你們姊弟兩個，為甚好多天不到我這裡

來。」

　　單鳳鳴道：「我們龍弟，這幾天裡頭，幾乎上人家一個大當。」

　　周太太道：「龍太老爺恁地乖覺一個人，怎麼也會上起人家大當。」

　　鳳鳴道：「原說幾乎上當，上是總算沒有上著。」

　　周太太道：「可否講給我們聽聽？」

　　單龍吟道：「講起來怪沒意思的，不講也罷。」

　　周太太道：「礙甚麼，你也豆茅菜碰著屋榴，老嫩了。這裡都是自己人。」

　　龍吟見這麼說了，才道：「我講便講，你們可不能笑話我。我那天兒同著一個朋友，到戲館裡去看戲。這日乃是禮拜六，戲館

裡軋得個結結實實，上上下下沒個空隙。我們幸虧到得早，還坐著第三間包廂。後來有個洋行朋友到得晚了，只好挨在我們後埭

上。」

　　才說到這裡，忽聽有人喊道：「可有人要叉麻雀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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